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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初次接触

“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有些不同于今天，您看，在24世纪没有货币金
钱。获取财富不再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工作不仅是为了完善我们自己，
也是为了完善一部分人类。”[1]

这是二十多年前，《星际迷航》里的“占星者”号舰长皮卡德的预言。
2373年的未来人类社会将是一个没有金钱和没有雇佣劳动的社会。19世
纪的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通过物质酬劳以激励人们为自己和社会做贡
献，这对24世纪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

在系列科幻电影《星际迷航》第8集《第一次接触》中，未来面具的背
后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幻想，而且还是一个古老的人类梦想。这
个梦想始于16世纪和17世纪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兴起之际。那时候英国
爵士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神学家托马索·康帕内拉和热衷科学的英国哲
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在理想国里既没有金钱也没有金钱劳酬。19
世纪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们醉心于一个理想的新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机器
工作，工人唱歌，他们希望通过聪明的自动化就可以进入这个理想时
代。“最初的目标是尝试建立这样一个社会，该社会的基础是不可能产
生贫困的”，[2]这是奥斯卡·王尔德赋予20世纪的一个使命。人们梦想通
过“自动机”终结雇佣劳动，因为只有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人们才有可能
完善自己；谁解放了自己的双手，谁才能获得充实的生活，才能最终获
得个人的自由。

最著名的是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所描绘的乌托邦图画。他们满怀
崇高理想，沉醉于他们年轻的友谊和无尽的美酒。1845年，卡尔·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的流亡中提出：“共产主义应该是这样一个社
会，这个社会允许任何人随意地‘今天做这件事，明天做那件事，早晨
狩猎，下午捕鱼，晚上放牧，饭后随心所欲发表评论，不必成为猎人、
渔夫、牧人或批评家’。”[3]“无阶级社会将创造全面发展的人”，“自由
活动”将取代社会劳动。

“全面发展的人”应该是维护自我意识、充满社会关怀、承担社会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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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想国与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相去甚远，长期
以来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绑架了“共产主义”这个词语，用极权主义制
度取代了“全面发展的人”的梦想。人们擅长用符合时代的、鲜亮的颜色
给自己涂上合适的外表：太阳神的日光浴室里多米尼加僧侣康帕内拉的
白色法衣；奥斯卡·王尔德纨绔风格的天鹅绒夹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
描绘的封建时代牧羊人的浪漫宁静也伴随着工业化的高耸的烟囱。有时
候这些看起来像是一个纯净的灰色宇航船，没有任何绿色，好似《星际
迷航》中皮卡德舰长的那个毫无想象力的核掩体。

今天，我们面对一个时代的巨变。久久渴望的“自动机”在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有可能让很多人实现没有雇佣劳动的充实生活。在重复劳动的服务
行业里，旧的劳动世界已经支离破碎，矿山和钢铁工人的重体力劳动也
正在逐渐减少。新时代对我们更有吸引力的是自主的生活，没有异化，
没有条件制约化（Konditionierung），没有千篇一律的单调。那么，未
来的猎人、牧人和批评家将来会怎样生活呢？谁可以让他们也能从免除
社会保险的机器人所创造的巨大利润里分享一杯羹呢？又有谁能资助/
负担他们对自主生活的天才般的奇异设想呢？我们将用什么颜色来描绘
我们未来的充满生命价值的空间呢？

对很多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来说，一个富有生命价值的未来设想看起
来很古怪。他们尚未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文化
正处于最严重的危机中。地球气候变暖使得非洲大草原干枯，我们却只
顾自己眼前的困境，忽视了地球正被灼热的太阳炙烤；海平面不断上升
淹没富饶的土地，吞噬美丽的珊瑚岛；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兴建很多超大
城市，垃圾山堆积成摩天大厦；难民潮就像涌入地中海的三角洲，冲击
着欧洲贫困防护墙的壁垒，直到某天彻底崩溃；动物和植物世界的种类
濒临灭绝，只有对动物园有观赏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才可能劫后余生。争
夺地球资源石油、锂、钴、钶钽铁矿、稀土和水资源的贸易战越演越
烈，却披着信仰之争或人道主义干预的虚伪外衣。化石能源时代的大国
随着能源的枯竭在做最后一次的挣扎抵抗，他们把世界打成碎片，而不
是想办法去拯救世界——如此，能是实现自主生活的乌托邦理想国的沃
土吗？这是一个时代转变的开始，还是时代末日的降临？

这种情况令人惘然若失。一方面发展科技和从中赢利的狂热者蜂拥而
至，如同正在到来的革命令人“欢欣鼓舞”；另一方面西方世界的大多数
人缺失信仰。“未来和资本这两个词听起来如此陌生，尤其是当人们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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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呼吸一字一顿地说出它们时，好像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作家

英果·舒尔策1十年前这样写道。我们不再梦想迁居火星或月球，也不再
梦想建造巨大的海底城市，那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梦想。西方社
会只对当前和“维持原状”许下了诺言，却没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发展做
出任何承诺。然而，就在政治家在欧洲到处对他们的选民用“共同应对
挑战”“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的生活将更美好”等华丽词藻让他们安心
入睡的同时，科技平地而起，碾压破坏所有的生活环境。梦想已久的改
变社会生活的“自动机”现在已经出现了：互联网电脑、智能机器人，它
们由数据喂养，其数据之大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能力。此外还有越来
越有自主行为的人工智能，这些恰恰与“维持原状”的愿望背道而驰。

那么谁来描绘未来社会的宏图，谁来制定未来社会构建的框架和内容，
谁来指引未来社会的构建？任由那些短视的最大利益追逐者诸如谷歌、
亚马逊、脸书和苹果们来构建我们的未来，还是听任搭顺风车的德国自
由主义者“数字化第一，思想第二”的主张？我们要听信世界末日者的预
言——世界将出现一个机器大独裁，还是听信经济悲观论者的论断——
我们这个星球行将没落，现在已然无可挽救了？

乌托邦和宿命论，人类承诺和人类绝望，如今又像中世纪末期那样被相
提并论了。那时，有人期待基督世界千禧年的到来，有人绝望于下一次
的战争和瘟疫会使人类社会毁灭。恰恰是两个事件的同期性，正如我们
今天所知，催生了新生事物的开始，这正是人性的再生，人道主义的复
兴。如果从高空俯视我们自己，会发现当下人类正处于一个相似的历史
转折点。如果人们突破臆想的强制逻辑和无可选择的束缚，摆脱怯懦和
献媚的低级趣味，那么唯一能够改变厄运的就是相信机遇转折的
人。“政治”和“乌托邦”今天看起来似乎不可统一， 二者没有共性，就好
像舒尔策的“资本主义”和“未来”这一对概念没有共同属性一样。然而我
们必须知道，如果你不愿有所作为，生活就不能继续，社会就会走向没
落。

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走出固执的宿命论，鼓励人们对未
来保持乐观的态度和设想，尝试描绘一幅未来的图景。此外，技术只是
硅谷极客们（GEEK）一厢情愿的方法，它从来就不是医治社会的灵丹
妙药。相反，我们看待技术的正确态度以及利用技术的正确方法可以预
防和制约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险。总而言之，不是技术决定我们的生
活——虽然已经出现了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有谁还没用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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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文化。我们不禁问自己：我们用哪些人类先验认识开发应用技术？
技术应该帮助人类还是替代人类？人类真的需要优化吗？难道不应该是
技术满足人类真正的需求而不是让人类需求适应技术吗？没有文化基础
的经济是非人道主义的。文化不是给富人的电影院、剧院、音乐和装饰
品，它能让生活变得更有价值。迁居火星和月球、建造超大型海底城市
显然不是有价值的生活，而被茧裹在数据云矩阵中也不算有价值的生
活。

正如T.S.艾略特所想象的那样，人们不仅要用大脑来解读数字化，还
要“用心脏和神经末梢”。[4]数字化的未来不可以使用算法计算，只有数
字化的机器使用算法。如果说数字化未来仅仅是它的技术预言成为现
实，那么它是不会造福人类社会的。相反，如果它确实能为地球上尽可
能多的大众创造生活价值，那么它将对全人类大有裨益。

1　英果·舒尔策（Ingo Schulze 1962—　）德国当代作家，1995年出版叙事散文集《幸福的33个瞬间》，1998年关于德

国统一的小说《简单的故事》问世，其独特的风格奠定了他在德国当代文学的地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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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技术专家们从未真正理解人类，

金融投机家们也从未重视人类，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未来托付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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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社会终结

——激烈变革

一个幽灵，一个数字化的幽灵在全球化的社会徘徊。全世界都在注视着
这个幽灵，一方面满怀喜悦和希望，另一方面充满恐惧和担忧。还有哪
些工业或服务行业没受到数字化影响，还有哪些人没有分享数字化带来
的幸运和乐趣？这一现状产生了两种结果：数字化已经被所有国民经济
学家承认是权力的象征；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时刻，指出它在发展的轨道
上出现偏差的位置并马上纠正，使之为人类造福而非带来灾难。毕竟，
未来不会自己到来，未来由我们创造！问题的关键并非我们将怎样生
活，而是我们想要怎样生活。

伟大的巴洛克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向汉诺威的奥古斯特公
爵提议，把全世界语言编码为一种万能语言，即只有1和0的二进制语
言。他不曾预料到，这种数学模式会使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和劳动世界
发生革命性变化，它改变了我们的相互理解和思维的方式。他也不曾料
想到，这种语言会导致自主互动的机器、万维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
出现，每一个程序编程师都梦想机器能够超越人类大脑所有功能。

所有这些听起来好像是实现了一个人类古老的梦想。我们像天使一样自
由地穿梭于时间和空间；我们把自己从强度劳动和无聊工作中解放了出
来；我们为自己拼装一个虚拟世界；我们战胜所有疾病，说不定什么时
候将会长生不老，甚至永生不死。但是，如果人们以这种方式赢得现实
而丢失了梦想，那么情况将会怎样？所有那些来自非科技领域的、对很
多人非常重要的、精神生活层面的、非理性的、神秘莫测的、偶然的和
有生命的，这些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技术的世界图像会不会毁
灭“那些须对心灵世界有所理解的、从事精神劳动的并以此为生而且收
入不菲的神职人员、历史学家和艺术家”？“邪恶根源”的数学会不会把
人类造就成地球主人的同时把人类变成机器的奴隶呢？[5]

这些问题是一个坦率正直、酷爱数学的工程师作家提出来的。奥地利作
家罗伯特·穆齐尔写下了数千页来描述技术革命将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
来的影响。正如他的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的书名，技术革命会把
我们变为“没有个性”的男人（和女人）吗？穆齐尔开始写作这部长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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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时代是一个具有革命特色的时代，今天我们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
——那是一个工业集成化生产的时代，是福特工厂宣布启动流水线的时
代。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穆齐尔就预言人类将被彻底解放，走向一
条通往所有功能将被分工细化的发展道路；人类内心世界将会枯竭，他
预言一个个体尖锐而整体麻木的可怕的混合社会正在形成，人类将在每
个独立单元组成的沙漠中被孤独地抛弃。穆齐尔问道：“清晰的逻辑思
维对给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初期，人类所有的生
活领域几乎都在发生激烈变革。又是技术创新引发了这场变革，正如穆
齐尔所提问的那样，技术创新将对我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对我
们的共同生活有什么意义？它要强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还是要以其他
形势代替？我们可以把这次的激烈变革跟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
较。18世纪和19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把很多农业国家变成了工业国
家，第二次工业革命在20世纪初期开创了现代消费社会。这两次工业革
命给很多人带来了幸福，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长远影响，为社会稳定成
功地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市场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然而，在发展
的道路上也曾发生过不可预测的灾难和悲剧，发生了完全失控的社会变
化：英国煤矿井下的童工失去了他们的童年，甚至失去了生命；19世纪
生活在伦敦和柏林没有光线的阴暗后院里的结核病患者，像茅坑里的苍
蝇一样死去；流落在大城市里的贫民没有事故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
险，他们的父母还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更富有戏剧性的是第二次工业
革命，其后果带来了生活的立体交叉变化。高楼大厦、自动电梯、电气
化和机械化城市交通，这些虽然加快了现代化进程的节奏，但同时也加
剧了暴敛苛求、抵制运动和民粹主义仇恨等，激化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
战。

唯有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微电子革命，相对安
静地走上了舞台。然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如它所展现的，影响的指针
摆动振幅明显加大了。这一次不仅仅是机械制造发生了变化，就连信息
仪器也发生了变化。在现在和未来，信息交换速度和互联网速度是人类
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计算机芯片的储存容量在过去的十年内增加了数千
倍，在未来十年内还会继续呈爆发式增长。

目前我们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已被数字化，从采购原材料到生产制造、再
到市场营销，从物流到售后服务，每个环节都被数字化。新的经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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